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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元实学思想丛论

彭 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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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际
,

风云变幻
,

国内民族矛盾与

中西冲突相继而起
,

家国之难
,

日甚一 日
,

儒

林上下
,

士气激变
,

天下大事
,

莫非己任
。

读

有用之书
,

为社会尽责
,

成为许多学者的共

识
,

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点的实学思潮遂勃然

而兴
。

阮元是乾嘉时期学界山斗
,

曾编撰 《经籍

纂话 》
、

《畴人传
,

编刻 《十三经注疏 》
、

《皇

清经解 》
,

创建沽经精舍
、

学海堂
, “

主持风会

数十年
” ① 同时又是有清一代名臣

,

乾
、

嘉
、

道三朝元老
,

历任山东
、

浙江学政
,

浙江
、

江

西
、

河南巡抚
,

湖广
、

两广
、

云贵总督
。

他一

身而二任
,

均有建树
,

是乾嘉学人典型之一
。

阮元为政为学
,

是否贯穿实学精神
,

涉及到对

乾嘉学派的基本认识
,

故试作探讨
。

务求其实 惟从其是

开清代学术先河者为顾炎武
。

顾氏痛低明

季束书不观
、

游谈无根的虚浮学风
,

提倡经世

之学
,

以实事求是为宗
,

从而确立了清代实学

的底蕴
。

顾 氏以儒家
“

六经
”

为圣人经 国之

作
,

是
“

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
’, ②。 经书不

是敲门砖
,

读书不为求利禄
。

学者之责
,

在于

究明圣人之道
,

淑世救 民
,

即所谓
“

通经致

用
” ,

此为首务之急
,

因此
, “

凡文不关于六经

之旨
、

当世之务者
,

一切不为
” 。 ③他提倡以溯

古为通经之途
,

反对凿空以求之
,

主张以
“

治

音韵为通经之钥
,

而通经为明道之资
。

明道即

所以救世
。 ” ④乾嘉学术正是以通经和溯古为基

本特点而加以扩展的
。

戴震踵继顾炎武
,

将顾氏的实学思想加以

推阐
“

经之至者道也
,

所以明道者其词也
。

所以成词者字也
。

由字以通其词
,

由词以通其

道
。 ” ⑤他张大顾氏之说

,

认为溯古通经之途
,

音韵之外
,

还有天文
、

地理
、

律算
、

名物等各

个分野
, “

儒者不宜忽置不讲
’, , ⑥他说

“

予弗

能究先天后天
、

河洛精蕴
,

即不敢读
‘

元亨利

贞
’

弗能知星踱岁差
、

天象地表
,

即不敢读
‘

钦若敬授
’

弗能辨声音律吕
、

古今韵法
,

即

不敢读
‘

关关唯鸡
’

弗能考三统正朔
、

周官

典礼
,

即不敢读
‘

春王正月
’ 。 ’, ⑦显示了他严

谨
、

求真的学术境界
。

阮元完全继承了顾
、

戴的实学思想
,

其视

野所及几乎遍于乾嘉学人所有领域
,

而皆归宗

于经旨
。

他以
“

军经
”

为室名
,

正是一生治学

旨趣之总括
。

阮元治经
,

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宗

旨
“

余之说经
,

推明古训
,

实事求是而 已
,

非敢立异也
。 ’,

⑧通经之途在于稽古
,

而稽古之

成败
,

在于能否得古人训话
、

义例之真
。

因

此
,

阮元治经
,

尤重训话
,

他说
“

训话错则

言语错
,

执古圣之书
,

以小辨破其言而断断论

之
,

道义皆错矣
。

使古圣人见后人如此错解之

也
,

必哑然笑曰
‘

吾所言本不若是也
。 ’

是以

不萌《尔雅 》之学
,

则 《五经 》
、

《四书》皆鼠

璞矣
。 ’, ⑨他又说

“

圣人之道
,

譬若宫墙
,

文

字训话
,

其门径也
。

门径苟误
,

硅步皆歧
,

安
能升堂入室乎

”

为求经书之真
,

必须探求古



人义例
, “

稽古之学
,

必得古人之义例
,

执其

正
,

穷其变
,

而后其说之也不诬
。 ”。这与顾

、

戴之道是一脉相承的
。

经学渊源在两汉
,

以许慎
、

郑玄为代表的

汉代学者最近于古
,

所论更近于真
,

阮元对他

们的推崇
,

正是基于这一事实
。

他说
“

两汉

学行醇实
,

尚近于春秋列国之时
” , 。 “

两汉经

学所以当尊行者
,

为其去圣贤最近
。 ”。但是阮

元并无按汉之气
,

以为许
、

郑之言字字珠矶
,

不可移易
。

相反
,

只要证据确凿
,

即可驳正
。

阮著 《考工记车制图解
,

所论即颇有与郑玄

违拗之处
,

如 《考工记 》云
“

国马之秘
,

深

四尺有七寸
。 ”

郑注
“

衡高八尺七寸
,

除马之

高则余七寸
,

为衡颈间也
。 ”

考工记 又云
“

翰前十尺而策半之
。 ”

郑注
“

谓秘帆以前之

长也
。 ”

郑玄说翰深指端下垂至帆之高
,

如此

则松前端之衡不在马颈之上
,

而在马脊之中
,

大悖情理
。

而且
,

郑玄 以马高为八 尺
,

此与

汉书 》所记马的标准高度为五 尺九寸不符
。

阮元根据 《考工记 》其余各处
“

深
”

字的字

义
,

解此
“

深
”

为协的弧度的弦高
,

使文从字

顺
,

而且与武梁祠汉画像石所见马车之形制相

符
,

故阮元斥郑玄对翰制的说解
“

一往皆谬
” 。

如此之类
,

恕不备举
。

焦循的 《群经宫室图 》
“

其书往往异于先儒之旧
” ,

程瑶 田 考工创物

小记 》的戈
、

戟
、

钟
、

磐等篇
, “

率皆与郑注

相违
,

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
,

无有不合
” 。

对此
,

阮元主张宁从其是
,

不屈从其人
, “

余

以为儒者之于经
,

但求其是而 已矣
,

是之所

在
,

从注可
,

违注亦可
,

不必定如孔
、

贾义疏

之例也
。 ” “
盖株守传注

,

曲为附会
,

其弊与不

从传注
、

凭臆空谈者等
。 ”。重汉儒而不为汉儒

所囿
,

正是阮氏求实精神的体现
。

学术既为求真
,

则不可为一孔之见所蔽
,

必须能兼收并蓄
,

博采众长
。

宋儒擅长义理
,

清人精于考据
,

后成两大阵营
,

势成水火
,

相

为攻伐
。

阮元虽出于乾嘉考据阵营
,

但并不鄙

弃义理之学
,

认为两者不应偏废
, “

学人求道

太高
,

卑视章句
,

譬犹天际之翔
,

出于丰屋之

上
,

高则高矣
,

户奥之间未实窥也
。

或者但求

名物
,

不论圣道
,

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庞之间
,

无复知有堂矣
。

是故正衣尊视
,

恶难从易
,

但

立宗旨
,

即居大名
,

此一蔽也
。

精校博考
,

经

义确 然
,

虽 不逾 闲
,

德便 出 入
,

此 又 一蔽

也
。 ”。他钦佩顾炎武

“

精力过人
,

志趣远大
,

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
,

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

者
,

皆未足与于此也
。 ” ⑩可见他并非株守考据

之学
,

向慕章句之儒
,

而以治学有学术
、

有经

世之具为最高境界
。

惟其如此
,

他在撰 《儒林

正传
、

附传 》时
,

能
“

持汉学
、

宋学 之

平
” , 。体现了他平实求真的学风

。

阮元最重经学
,

而经籍简奥
,

讹脱衍倒
、

乃至前后抵触之处也在在多有
。

因此
,

欲求经

学之真
,

必须借助其它史料
,

以 为攻错之资
。

金石学肇端于北宋
,

元明衰微
,

入清后
,

因乾

隆年间编撰 《西清古鉴》等书
,

再次勃兴
。

但

学者间对于金石作用的认识却大相径庭
,

大多

把它作为书斋把玩之物
,

或者以之附庸风雅而

已
。

阮元则将铜器
、

石刻
、

玺印等传世文物作

为正经补史的珍贵史料对待
,

他说
“

商
、

周

二代之道存于今者
,

有九经焉
,

若器则罕有存

者
,

所存者
,

铜器钟鼎之属耳
。

古铜器有铭
,

铭之文为古人篆迹
,

非经文隶楷嫌褚传写之

比
,

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
,

其重与九

经同之
。 ” “

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
,

九经之

外
,

舍钟鼎之属
,

易由观之
”。当时的传世铜

器
,

有长铭大篇的
,

如毛公鼎铭近五百字
,

阮

元认为其价值不在西晋出土的汲家古书之下
,

于经史研究大有裨益
, “

古器铭字多者或至数

百字
,

纵不抵 《尚书 》百篇
,

而有过于汲家者

甚远
。 ”

他认为
,

器铭研究对于文字学也有重

要意义
, “

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
,

有可补经

传所未备者 偏旁篆搐之字
,

有可补 《说文 》

所未及者
。 ”。因此

,

他所到之处
,

积极收集器

物及拓本
,

然后衷集成册
,

以广流传
。

乾嘉时

期收集铜器
、

石刻及拓本的学者极多
,

而以阮

元所得为最富
。

曾列举十事
,

作为自己热心于

金石的得意之举。
,

此略举数例
。

山东为鲁
、

齐
、

曹
、

宋旧地
,

三代文物
,

富甲天下
,

可据

以定经本之正讹
,

断史志之是非
。

若能搜罗汇

辑
,

则沾溉学林
,

功在千秋
。

乾隆年间
,

阮元

在山东任学政
,

遂案诸志乘图籍
,

逐一访求金

石拓本
,

为此而历尽艰辛
, “

或春粮而行
,

架

岩涸水
,

出之椎脱
,

捆载 以归
’,
。 ,

共得拓本

数千种
,

勒为 《山左金石志 》二十四卷
,

几有

囊括殆尽之感
。

其后
,

阮元移任两浙学政
,

又

衰集所得金石千余种
,

勒为 《两浙金石志 》
。

嘉庆初
,

阮元所编 《积古斋钟鼎款式 》十卷

成
,

计商器 件
、

周器 件
、

秦器 件
、

汉晋器 件
,

共 件
,

蔚为大观
。

每器之



后均有拓本或摹本
,

下有释文及结合经史所作

的考证
。

此书仿宋薛尚功 《历代钟鼎彝器款

式 体例
,

而所收器物远远多于薛书
。

书首有

阮元所作 《商周铜器说 》
,

论述铜器铭文的学

术价值及铜器出土情况等
。

在清代著录和考释

金文的著述 中
,

此书不仅成书早
、

收录器物

多
,

而且内容也较好
,

在金石 史上有重要地

位
。

又
,

汉 西岳华山庙碑 》明代已毁
,

海内

流传的拓本只有 四 明本
、

长垣本和 山史本三

种
,

藏家视为奇宝
,

秘不示人
。

四明本有篆

额
,

但残缺约百字
。

长垣本为剪裱本
,

篆额已

无
,

而四明本所缺百字俱在
。

嘉庆十三年
,

阮

元得四明本
,

此本单纸全碑整拓
,

未菊未裱
,

篆额左有唐人李德裕题名
,

此为长垣
、

山史本

所无
。

李德裕曾两度到碑下
,

与 《新唐书 》
、

旧 唐书 》及 嘉定镇江志 所引 卫公年

谱 》
、

《卫公献替记 》相合
,

故而弥足珍贵
。

因

拓本纸力己敝
,

次年
,

阮元将此本摹刻后
,

置

北湖祠塾
。

其后
,

阮元又借得长垣本
,

用双钩

摹补所缺百字
,

使成足本
,

研究价值顿升
。

阮

元还藏有古人名印数百钮
,

见于史书者
,

自汉

至唐得二十八钮
,

如秦嘉
、

李广
、

刘胜
、

王

匡
、

窦武
、

刘渊等
,

皆据文献逐一考订
,

相互

印证
。

阮元生时
,

近代考古学 尚未在 中国诞

生
,

故不能得见科学发掘之地下资料
,

但是
,

他用传世文物与文献互证的方法
,

不仅扩大了

史料的范围
,

提高了经学研究的水平
,

而且遥

启王国维
“

二重证据法
”

之端
,

其识见不可低

估
。

为了求得对经典的确解
,

阮元还非常注重

实地考察
。

如 尚书
·

禹贡 》详载上古地理状

况
,

而时移势易
,

几多变迁
,

古今地名已多不

能对应
,

故殊难通读
。

如 禹贡 》云
“

淮
、

海惟扬州
,

彭益既猪
,

阳鸟枚居
,

三江既入
,

震泽底定
。 ”

正义 》引郑云
“

三江分于彭益
,

为三孔东入海
。 ”

长江从崛山发源
,

至下游分

为北江
、

中江
、

南江三江
,

流入大海
。

三江究

竟何指 浙江与 汉书
、

《说文
、

水经 所

说之渐江是否为一 学界聚讼纷纭
,

莫衷一

是
。

《经典释文 》引韦昭云
,

三江谓吴淞江
、

钱塘江
、

浦阳江 或云松江
、

娄江
、

东江为三

江 如此等等
,

不一而 足
。

阮元任浙江学政

时
,

屡屡往返于杭州与家乡扬州之间
,

于水道

多所考察
, “

七八年来
,

博稽古籍
,

亲履今地
,

弓证诸说
” , 。曾亲 自察看浙江境 内诸水道流

向
,

及河流入海 口的沙质
,

以判断是否为古河

道淤积所致
。

后作 《浙江图考 三卷
,

考定北

江经江宁
、

镇江
、

丹徒之北入海
,

即今之长

江 中江为由高淳过五场
,

经宜兴入海者
,

自

杨行密筑五堰
,

其流断绝 南江即由池州过宁

国府
,

会太湖
,

过吴江
,

出仁和西南
,

由余姚

北入海者
,

此江最早为长江之正流
,

唐初筑海

塘挡潮
,

其流也断绝
。

南江即今钱塘江
,

本名

渐江水
。

浙水与渐水非一
,

唐以后不能区别
,

遂以渐江为浙江
。

此文为阮元注重实证的代表

作之一
。

阮氏考证三江
,

显然与他长年负责潜

运
、

海塘等事务密切相关
,

非徒为发思古之幽

情
。

阮氏治绩卓著
,

在某种程度上
,

正是得力

于他对典籍的精到研究
。

会通中西 志在中学

万历年间
,

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
,

西学东

渐
,

中西文化冲突也肇端于此
。

中国是世界上

天文历算之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
,

历朝历代

都极重视改历颁朔
,

但此学至明代已式微
,

不

敷 日用
。

传教士通过对 日食的精确预报
,

屡屡

挫败钦天监官员
,

使朝野震惊
。

面对理论体系

与观测手段迥异于中学的西洋天文学
,

学者多

向两极分化
,

一派为守旧派
, “

宁可使中夏无

好历法
,

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
”。 另一派为

西化派
,

动辄
“

低古法为粗疏不足道
”。 。 如

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
,

中国传统学

术向何处去 成为当时实学学者苦苦思索的重

大课题
。

许多实学学者顺应时势
,

将目光投向久已

生疏的历算之学
,

发奋攻读
。

时隔不久
,

即硕

学辈出
,

王锡阐
、

薛凤柞
、

梅文鼎
、

惠士奇
、

江永
、

戴震
、

焦循
、

钱大听等
,

皆一时之选
。

阮元没有盲目排外
,

而是追随时潮
,

精研对社

会发展有用的西方科学
, “

尝稽考算氏之遗文
,

泛览欧逻之述职
, ”
于

“

中西异同
,

今古沿革
,

三统
、

四分之 术
,

小轮
、

椭 圆之法
” ,

无 不
“

旁稽载籍
,

博间通人
”。 ,

于此道造诣尤深
。

阮元对西人先进的天文仪器也给予很高评价
,

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
,

他在 《望远镜中望月

歌 》中
,

描述了他用
“

五尺窥天筒
”

观察月球

时的欣喜之情
,

他在
“

吾从四十万里外
,

多加

明月三分秋
”

句下自注云
“

地球大于月球四

倍
,

地
、

月相距四十八万余里
。 ”

由此可见阮



元面对现实
,

欢迎并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积极

态度
。

龚自珍曾称赞阮元
“

仰能窥天步
,

俯能

测海镜
,

艺能善辊弹
,

聪能审律 吕
’,
。 ,

绝非

过誉
。

但是
,

西学东传
,

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

进行的
,

罗马教廷的
“

学术传教
”

策略
,

与殖

民者的炮舰鸦片相辅相成
,

都是要把中国变成

殖民地
,

而不是帮助中国建设资本主义
。

中国

学者不得不在边疆和海防屡屡受到西人侵犯的

氛围中学习西学
。

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

绍是有选择
、

有保留的
。

他们肆意贬低中国历

算之学
,

不适当地夸大西方天文学的水平
,

企

图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的文化 自尊。
。

因此
,

阮元与许多学者一样
,

不得不从捍卫国家尊严

的角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
。

在阮元看来
,

正

确认识本国固有的本位文化
,

是涉及到能否建

立民族自信心的重大问题
。

为此
,

阮元编撰了

《畴人传 》
,

意在为中国历算之学建史
。

此书第

一次将古代史志中有关历算的资料荟萃一书
,

钩沉发微
,

使古代历算学的伟大成就再现于

世
。

阮元希望学者能进而对中西之学作深入比

较
。

阮元反对守旧派和西化派各执一端的偏激

立场
,

他赞同焦循
“

会通两家之长
,

不主一偏

之见
”

的态度。
,

主张利用西学之长来建立新

的中国本位文化
。

他在 《畴人传》中收入西洋

天文
、

数学家四十一人
,

辑为四卷
,

这显然是

要使读者都能了解西学之长
。

阮元在学海堂对

学生所提的问题
,

不少涉及到中西历算比较研

究
,

如
“

今大
、

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

时 所由何路
” “

大
、

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

国之由疏而密
,

但孰先孰后 孰密孰疏 其创

始造历
,

由今上溯若干年 准中国之何代何

年
” “

元之 回回历 是否如明 大西洋新

法 之由广东海舶而来
”

等等
,

表明他所要

培养的后学必须学贯能兼通中西
。

但是
,

阮元并不盲 目崇拜西学
,

对传教士

蓄意歪曲中西算学史的言论
,

则必定在摆明史

实的基础上明辨之
。

他的这一思想
,

也充分体

现在学海堂的策间中
,

如
“

西法言依巴谷在

汉武帝
、

周显王时
,

确否
” “

唐时市舶与西洋

各国往来更熟
,

元之 回回法 》
、

明之 大西

洋新法 》如是古法
,

何以不来于唐 九执法 》

之前 九执法 又 自何来
” “

西洋又何以名

借根方为东来法也
”

传教士宣称
,

西方天文

学早在中国西汉时就已发达如今
。

阮元驳斥

道
,

达摩在六朝时就已到中国
,

证明当时海外

交通已开
。 “

汉郡萌已有诸暇不附天之说
,

后

秦姜岌已有游气之论
,

宋何承天立强弱二率
,

齐祖冲之岁差等法
,

皆比汉 为密
,

与明来之

《大西洋新法 相合
,

是皆在达摩未入中国前

也
” 。

证明当时的西学水平与西汉相当
,

双方

距离的拉开
,

是在明代
。

启发后生小子当知 自

强
,

而不要实行文化自栽
。

阮元非常注重对文献所记传统天文学体系

的重构和所含古代科学因素的发掘
。

中国历算

之学发达颇早
,

只因后儒轻视而多失传
。

阮元

研究传统天文学体系的代表作是 《御试拟张衡

天象赋》
,

而研究古籍所含古代科学因素的代

表作则是 《自鸣钟说 》
。

张衡是东汉著名的天

文学家
,

精于历算
,

著有 《灵宪 》
、

《算周论 》
,

阐述浑天说 又擅长机械制作
,

所作浑天仪
、

候风地动仪
,

极负盛名
。

候风地动仪为世界最

早的测候地动的机械装置
。

阮元在 御试拟张

衡天象赋 中描述了张衡的浑天说
, “

惟圆象

之昭回
,

建北极以环拱 拟磨旋以西行
,

俨笠

冒而中拥
。 ” ‘ ,分五宫以各正

,

围列宿而高耸
。 ”

又叙述 日星度数
“

原夫 日周天步
,

月丽天衙
。

日一度而若退
,

月十三度而愈纤
。

分十二以合

朔
,

乃会踱以同符
。

冬起牵牛之次
,

夏极东并

之区
,

秋遇寿星之位
,

春在降娄之隅
。 ”

以下

又记十二纪
、

五行星
、

四仲中星等
,

极尽详

备
。

此文的文体为赋
,

对仗工正
,

韵脚齐整
,

‘

读之琅琅上口
,

最便传颂
。

在 《自鸣钟说 》一

文中
,

阮元剖析自鸣钟之构造
,

仔细观察报时

系统中发条与第二塔轮
、

第三中心轮
、

第四直

轮及第五齿轮之间的制动关系
,

以及击钟系统

中发条与第二塔轮
、

第三击轮
、

第四鸟头轮
、

第五小轮及第六风轮之间的制动关系
,

认为其

原理是用轮和螺来表现的重学理论
“

西洋之

制器也
,

其精者曰重学
。

重学者
,

以重轻为学

术
,

凡奇器皆出乎此
。 ”
阮元认为

,

重学与中

国古代的刻漏原理相同
,

《小学给珠 》中提及

的宋以前的 自动报时装置
“

辊弹
” ,

与西洋的

自鸣钟类似
,

可惜与候风地动仪一样久 已失

传
。

阮元希望国人充分了解本国科技史实
,

自

尊自强
,

重振国学
。

数学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
,

故阮元又大力

提倡数学
, “

六书九数
,

先王并重
。 ’,。 “

盖深

明乎九数之正负比例
,

六书之假借转注
,

而后



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义
,

豁然大明于数千年之

后
。 ’, ④ “数为六艺之一

。

而广其用
,

则天地之

纲纪
,

群伦之统系也
。

天与星辰之高远
,

非数

无以效其灵 地域之广轮
,

非数无以步其极

世事之纠纷繁颐
,

非数无以提其要
。

通天地人

之道曰儒
,

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
”

他指

出刘欲
、

郑玄
、

贾逢
、

何休
、

韦昭
、

杜预等都

精通算学
,

他对明儒鄙薄艺事
、

不务实学的恶

劣作风深恶痛绝
, “

后之学者
,

喜空谈而不务

实学
,

薄艺事而不为
,

其学始衰
。

降及明代
,

寝 以益微
,

间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
,

而

言测圆者不知天元
,

习回回法者不知最高
,

谬

误相 仍
,

莫 能 是 正
。

步 算 之 道
,

或 几 乎 息

矣
。 ’, 。阮元不仅提倡数学

,

而且身体力行
。

阮

元曾主管八省潜运
,

每年过淮粮船达五千艘之

多
,

运量极大
。

旧 用
“

三乘四因法
” ,

烦琐不

便
,

统计亦不精确
。

阮元将立方之体积化解为

标尺
, “

较 旧法捷省一半
,

简便易晓
” 。 。又

,

黄河挟泥沙入海
,

经年 日久
,

海 口之沙愈积愈

多
,

愈垫愈远
,

竟达数百里
。

阮元以勾股弦定

理说明并计算之
。。

阮元认识到
,

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
,

就必

须培养和造就大批学贯中西而知所 自立的青年

才俊
。

为此
,

他在杭州创办话经精舍
,

又在广

州建立学海堂
,

取士不用八比文
、

八韵诗
,

也

不用扁试糊名之法
,

而是以书传条对
,

了解其

识见
。

所开课程
,

除经史
、

小学之外
,

尚有天

部
、

地理
、

算法等
, “

不十年间 ⋯ ⋯牧民有善

政及撰述成一家者
,

不可胜数
,

东南人材之

盛
,

莫与为比
。 ”。

国体为大 抵御外侮

清代前期
,

海衅 日滋
。

先有安南海寇流窜

于浙
、

闽
,

后有英夷以鸦片
、

炮舰为虐广东
。

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
。

阮元是在林则徐之

前
,

最早主张抵御外侮
、

禁绝鸦片
、

捍卫国家

尊严的官员之一
,

体现了实学学者心系国家命

运
、

勇当国难的境界
。

阮元曾连年在浙江指挥平定安南海寇的战

争
。 “

我向东匝催战舰
,

封关那用一丸泥
。 ”。

表达了阮元杀敌报国的急切心情
。

嘉庆五年庚

申 六月
,

于台州破安南寇船
,

获其四

总兵印
,

销之为剑
,

而有
“

销熔夷寇印
,

仿铸

古吴钩
’, ④之 句

,

又 有
“

海 上如连 万 里城
” 、

“

看尔长鲸就戮时
”

之句
,

其征战豪气
,

跃然

纸上
。

总体而言
,

阮元指挥的平定安南海寇的

战争进行得较为顺利
,

而抵御英夷的斗争却要

艰巨
、

复杂百倍
。

乾隆年间
,

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 中国沿

海
,

以欺诈与胁迫相加
,

力图打开中国市场
。

此后
,

英国政府多次派使节来华
,

要求增开商

埠
,

降低关税
,

开设银行
,

划给租界
。

嘉庆十

二年
,

英军登陆
,

强占澳门
,

图谋向

内陆扩张
。

嘉庆十三
、

四年间
,

洋盗在粤东与

烂怠相勾结
,

深入内河肆虐
,

以至在广州即可

闻其炮声
。

二十一年
,

英王又派阿美

士德来华谈判
,

为清政府所拒绝
。

嘉庆二十二

年 八月二十八 日
,

阮元奉旨调补两广

总督
,

自此至道光六年 的九年中
,

阮

元以两广总督
、

两广盐政兼摄广东巡抚
、

太平

关税务
、

广东学政
、

粤海关税务等职
,

总揽军

政
。

如何对付殖民者
,

成为阮元为政的首要之

务
。

清廷内部
,

对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
,

有主

战
、

主和之争 对于鸦片走私
,

有严禁
、

弛禁

之别
。

阮元属于主战和严禁之列
。

认为殖民者

的本性是
“

恃强莱鹜
,

性复贪利
, ”

不可对其

存有幻想
,

与之交往的基本态度应是
“

宜多镇

以威
,

未便全绥以德
” ,

倘若其不知收敛
,

胆

敢
“

擅入内洋
,

即随机应变
,

加以惩创
,

一则

停止贸易
,

一则断其食 用买办
,

一则开炮火

攻
。 ”

他认为
,

殖民者虽有所强
,

但不无弱处
,

“

彼国伎俩
,

惟恃船坚炮利
,

一经上岸
,

则无

拳无勇
,

与东楼不 同
。 ’,

因此
,

不必盲 目恐

惧
,

避实击虚即可
。

可谓知 己知彼
。

有见于此
,

阮元到任后
,

着力于两个方

面 一是打击不法洋商和英商
,

二是加强军事

防御
。

洋商与英商利益相诱
,

故洋商百般庇护

英商
,

英商则有恃无恐
,

彼此坑靡一气
。

阮元

到广州之初
,

即发生两起纠纷
,

阮元都果决处

置
。

先是英国商船在黄埔取水
,

与中国居民发

生争执
,

英人用鸟枪打死居民数人
。

阮元严伤

洋商
,

必须交出凶犯
,

并登船擒拿
,

凶犯畏罪

自刘
。

后是法国人打死 中国民妇
,

凶犯被抓

获
、

审实后
,

阮元根据中国法律
,

将凶犯绞决

抵罪
。

但纠纷并未就此平息
。

道光二年冬
,

英国护货兵船在伶仃山劫掠

当地居民财物
,

双方发生争执
,

英兵开枪打死

山民二人
。

阮元严令洋商
,

立即向在粤管理商



务的英国大班缚送凶手
。

大班诡称 自己只管商

贸
,

兵船另有他人分管
,

不能越权
。

阮元乃传

谕于兵船之兵头
。

兵头谎称英兵也有多人重

伤
,

理应两相抵销
。

阮元洞知其欺诈
,

再次要

求大班交出凶手
,

否则封仓停止贸易
,

并将各

洋行的茶叶
、

蚕丝等所有货物全部封存
。

大班

态度强硬
,

声称无法抓获凶手
,

情愿停止贸

易
。

而英国兵船则在外洋躲避
,

双方相持不

下
,

僵持近一月之久
。

阮元拒绝让步
,

大班遂

率领全部英人到黄埔大船上向阮元宣称 英人

决定全体回国
,

不再做买卖
。

但是英国商船出

口后并未回国
,

而是停泊在外洋的校椅湾
,

其

兵船则先行离去
。

当时
,

南海番禹一带的商人

等害怕事态扩大
,

或说关税恐怕将由此锐减

或说怕英人益加滋事省中
。

不少官员也顾虑重

重
。

阮元依然不为所动
, ‘ ,

以为国体为大
,

税

事为轻
,

索凶理长
,

且该夷皆是诡诈
,

二十船

有一
、

二千万银货买卖
,

并非真心回国
,

不可

为其所欺胁
。 ”。至次年春正月

,

大班等果然前

来请求阮元
,

希望准许英船入口 回岸贸易
,

称

兵船已远遁
,

无法捕获凶手
,

否则只得回国云

云
。

又称
,

大班已火速将凶犯杀人之事察告英

王
,

下次英船来粤
,

若将罪犯缚来
,

再准入 口

回岸贸易
,

否则可以不准
。

经大班等再三请

求
,

阮元始予应允
,

但伤其以后兵船不许再

来
。

如此
,

英国商船方得入 口回黄埔
,

照旧例

开仓通货
。

道光 四
、

五年
,

有英国货船来粤

称
,

阮元所追究的犯事兵船久久不敢回国
,

已

不知逃往何国
。

直至道光六年
,

这种兵船都不

敢再来粤洋
。

阮元在粤九年
, “

终元任
,

兵船

不至
。 ”。阮元坚定地捍卫了祖国的尊严

。

当时
,

大规模的海战尚未发生
,

但阮元未

雨绸缪
, “

严伤各炮台备弃督率兵丁
,

不动声

色
,

暗加严备
。 ”

同时全力加强武备
,

以防不

虞
。

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初 四 日
,

阮元到任伊

始
, “

往海 口 阅兵
,

登沙角炮台阅水师
,

即乘

水师提督之兵船
,

过零丁
、

鸡颈诸外洋
,

遍观

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情形
。 ”

当时在省城东城

的猎德建有炮台
,

作为 防卫广州的要塞
。

但

是
,

内港大黄窖有大河南通香 山
,

东南通黄

埔
、

虎门
。

潮涨时
,

水深可达十余丈至二十余

丈
,

船只可由此直抵省城
,

而不必经由猎德
。

猎德炮台形同虚设
,

这是防务中的重大疏漏
。

仅有猎德炮台而无大黄窖炮台
,

不足以控制两

路门户
。

阮元亲 自观测地形
,

发现大黄山有小

石山一座
,

土名龟冈
,

四面皆水
,

是添筑炮台

的理想之处
。

又大虎山系中路外洋进 口要道
,

远处皆是浅沙
,

旧建横档
、

镇远炮台为第一层

门户
,

若于大虎山脚再建炮台一座
,

作为第二

层门户
,

即成重门之势
,

而后方又有猎德
、

大

黄二炮台相呼应
,

则可形同金锁铁关
。

阮元又

乘小船亲 自测量水深
,

并伤司委员分别勘估
,

又征询于文武各员弃及附近士民
,

众论 皆同
。

二十三 日
,

阮元
“

奏建大黄窖
、

大虎 山二炮

台
” 。

次年正月破土
,

四月竣工
。

炮台高一丈

八尺
,

周长一百二十丈
,

内设兵房
、

药局等
,

置二千斤至七千斤之大炮三十门
,

射程在三百

丈以上
,

从而大大加强了海疆的防务
。

建筑炮

台之初
,

阮元曾说
“

方今海宇澄平
,

无事于

此
。

此台之建
,

聊复尔耳
。

然安知数十年后
,

不有惧此台而阴饵其计者 数百年后
,

不有过

此台而 自取其败者
”。道光二年

,

英人退出广

州
,

途径此炮台时
,

疑惧之甚
,

可见阮元之卓

识
。

对各要塞的兵员配置
,

阮元也细加调整
。

如校椅湾海 口与水师提臣驻地相隔二十余里
,

仅藉镇远
、

南山炮台守兵
,

殊觉不足
。

前任督

臣于炮台之后建兵房
,

并派督标及陆路提标兵

丁二百名轮流驻 守
,

每期半年
。

阮元认 为
,

“

督标及陆路提标系陆路兵丁
,

以陆防水
,

本

不相习
,

且将井各有操防事直
,

贴防他处
,

于

本任营务未免旷废
,

而兵丁纷纷远调
,

亦未免

稍形跋涉
,

兼费口粮
。 ”

遂与陆路提臣王兆梦
、

水师提臣李光显相商
,

决定改轮班派防为抽拨

长驻 阁西地方安兵一百名
,

并添设巡洋桨

船
,

仍隶中营管辖 大虎山炮台安兵八十名

焦门炮台原有三十名兵
,

现再添兵二十名
,

并

添设巡洋桨船
,

后二处隶右营管辖
。 “

营制一

切并无更改
,

而要地有兵长驻
,

视从前暂时派

拨
,

似为经久直捷
。 ”。可谓用心良苦

。

西方殖民主义者还用鸦片换取我国白银
,

企图同时达到销蚀我国国力的目的
。

这一罪恶

行径
,

引起国民强烈反对
。

阮元是在林则徐之

前就坚决禁烟的朝廷命官之一
。

道光元年
,

洋

船夹带鸦片入 口
,

阮元断然采取措施
, “

查擎

各处卖鸦片匪徒
,

擎获澳门总头叶恒树
。

复办

理黄埔不许带烟之船入 口
,

出具有烟愿罚货入

官结
,

洋商出具保结
,

摘去洋商伍敦元等三品

顶戴
, ”

同时奏请
“

严禁夷船鸦片
, ” “

此后
,

烟虽不能净尽
,

然只在伶仃洋
,

不入 口矣
。 ”。



阮元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
,

大智大

勇
,

坚韧不拔
,

运筹帷幢
,

指挥若定
,

有力地

维护了国家尊严
,

申张了民族正气
,

其功绩将

永垂史册
。

遗憾的是
,

这段历史鲜见介绍
,

因

而人们知之甚少
。

阮元是乾嘉学术领袖
,

一生龟勉于学术
。

他高扬务求其实
、

惟从其是的学术旗帜
,

代表

了乾嘉学术的主流
,

对中国学术产生过重要影

响
。

阮元又是生活于从康乾盛世转向道光颓势

时期的朝廷命宫
,

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忧患

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
,

表现了清代知识分子

关注国家命运的经世思想
,

他无愧为乾嘉时期

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
。

① 《清史稿 卷三六四
,

《阮元传》
。

② 亭林文集 卷四
,

与人书三
。

③ 《亭林文集》卷四
,

《答李子德书》
。

④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四章
,

顾亭林
。

⑤戴震 与是仲明论学书
。

⑥戴震 与是仲明论学书》
。

⑦章学诚 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二
,

《与族孙汝楠论学

书 引
。

⑧ 擎经室集自序
。

⑨ 《拿经室一集 卷五 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
。

⑩ 荤经室一集 卷二
,

拟国史儒林传序
。

《拿经室一集》卷十一
,

《汉读考周礼六卷序 》
。

《录经室一集 卷十一
,

《沽经精舍策间
。

擎经室一集 》卷十一
,

国朝汉学师承记序
。

军经室一集》卷十一
,

《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》
。

军经室一集 卷二
,

《拟国史儒林传序》
。

⑩ 攀经室三集 卷四
,

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
。

军经室一集 卷二
,

拟国史儒林传序 阮福案

语
。

必 军经室三集 卷三
,

商周铜器说上
。

章经室三集 卷三
,

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序 》

① 《擎经室三集》卷三
,

《金石十事记 》
。

擎经室三集 卷三
,

山左金石志序
。

。 《擎经室一集 卷十二
,

浙江图考上
。

函杨光先 《不得已 》
。

函 《拿经室三集》卷五
,

里堂学算记序》
。

函 《畴人传序
。

①龚自珍 定庵续集》
,

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》
。

参阅拙作 《从 畴人传 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阮

元
,

《学术月刊 年
,

期
。

母 《拿经室三集》卷五
,

《里堂学算记序》
。

。龚自珍 《定庵续集》
,

《阮尚书年谱第一序》
。

⑩ 《拿经室一集 卷五
,

《焦氏雕筑楼易学序 》
。

军经室三集 卷五
,

里堂学算记序
。

寒经室三集 卷二
,

粮船量米捷法说
。

。 军经室续二集 卷二
,

《陕州以东河流合勾股弦

说
、

黄河海口 日远运 口 日高图说》
。

。孙星衍 《话经精舍题名碑记 》
。

函 军经室四集
·

诗卷七
,

过桃花岭》
。

④ 军经室四集
·

诗卷八 》
。

清史列传 卷三十六
,

阮元传
。

函 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卷六
。

。 《清史稿 卷三百六十四
,

阮元传
。

⑩ 清史列传 》卷三十六
,

阮元传 》
。

助 寒经室二集 卷七
,

《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

铭
。

心 雷塘庵主弟子记 卷五
。

《雷塘庵主弟子记》卷五
。

作者彭林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 究所教

授 邮编


